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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城址水资源利用与城市营建关系

的初步研究 *

刘亦方 1  冉宏林 2

（1.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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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星堆城址的营建以理解湔江冲积扇平原水文特征为前提，选址于冲积平原的河间台地，以较为稳定的

鸭子河作为城市供水的基本保障。在顺应地区自然地势与水系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城址西北部的鸭子河支流，

开设壕沟并垒筑城墙，三星堆城址确立了内外连通、主次分明的水网系统。其城市水网参与了不同阶段城市空间的

营造，实现了对地区水资源的管控和利用，体现出因势利导的水利原则。

KEYWORDS: Sanxingdui, Site selection, Urban water network,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BSTRACT: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ydr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Jian River alluvial plain, the Sanxingdui 

city was strategically located on an inter-river platform within the alluvial plain. The relatively stable Yazi River served as the 
primary and reliable water sou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atural topography and regional water 
system, water branches from the Yazi River were channeled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site, moats were excavated, and city 
walls were constructed. This resulted in a water network that wa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connected, with a clearly defined 
hierarch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channels. The urban water system played a key role in shaping urban space throughout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enabling the effective control and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This reflect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ncient water management: adapt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古今

城市规划必须考虑的前提要素之一。由于自然

界中水的分布并不均衡，城市选址和营建均需

要精心规划并管控水源以及实施水资源的合理

调配。从已知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的分布状

况来看，在都江堰修筑之前，当地早期城市化

进程就与水系分布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1]。其

中，三星堆作为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文化

内涵最丰富的区域中心都城之一，其城市建设

亦与认识、利用、改造地区水系密不可分[2]。既

有的研究已指出，区域环境演化尤其水系变迁

是影响三星堆城市兴衰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3]，

而治水应是三星堆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4]。

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利用数字高程模型

（DEM）以及早期遥感影像，通过分析城市选

址特点和辨析相关水利遗迹，初步考察三星堆

城市水网建设，探讨三星堆城址对地区水资源

的管控与利用。这将对深入理解三星堆城市布

局与规划及其反映的区域人地互动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一、城市选址分析

从大的自然地理空间上看，三星堆城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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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成都平原位于龙门山与龙泉山之间，由多

条河流冲积扇复合连缀而成。主要河流自北向

南主要包括绵远河、石亭江、湔江、岷江等，

整体地势大体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金堂、

新津是成都平原主要的两个河流汇集区，地势

最为低洼。具体到三星堆城址而言，其位置大

体相当于上述湔江冲积扇的前缘（图一）。这

一选址不仅与预防洪水关系密切，也充分考虑

到了城址的水源供给（尤其地表径流）。

1.防洪

三 星 堆 城 址 所 在 区 域 的 冲 积 扇 地 貌 发

育 十 分 完 整 。 基 于 所 获 地 区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DEM），以10米为间距，提取河流出山口至

下游汇流区的等高线（大概400～900米区间）

即可发现，地区等高线基本以湔江出山口（即

彭州关口，或称堋口）为顶点呈均匀的同心圆

弧分布，体现出典型的扇面特点（尤其600米

等高线以上地区）。区间等高线的疏密变化与

比之下，冲积扇扇缘地带及其前端洪积平原地

势更为缓和，河流流速放缓而多成曲流，地理

条件较为稳定，对于早期人类定居生活更为适

宜。至于汇流区顶点的金堂，地势最低且周

边缺乏其他出口分担泄洪，汛期时各处洪流汇

聚，排水不畅极易导致洪水倒灌，早期遗址的

分布也很少涉及这一区域，或仅见于其中地势

较高的台地之上。

由此可见，仅从区域地貌特征上看，三星

堆都城在营建之前应经过了精心选址。古蜀先

民选择在湔江冲积扇前端洪积平原中部的台地

上建城，不仅有意识地规避上游冲积扇洪水的

直接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容易因泄洪

不畅引发洪涝灾害的河流集水区。

2.水源（以地表径流为主）

从目前三星堆城址所在区域地表径流的空

间分布状况看，鸭子河和马牧河与城址水源关系

最为密切，且二者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7]。

图一  三星堆所在成都平原地貌及位置图

（底图数据为90米分辨率SRTM DEM原始高程数据，来自https://srtm.csi.cgiar.org/

download/）

冲积扇自顶点向冲积扇缘地

带坡度逐渐减缓的趋势相适

应。此外，以河流下游汇集

区的金堂为顶点，等高线的

分布虽较显零乱且稀疏，却

也大体具备与上游冲积扇类

似、但方向相反的同心圆弧

特征（即所谓“冲刷扇”[5]，

其形成与河流下切作用引发

的溯源侵蚀有关）。三星堆

城址选址大体相当于上述河

流冲积扇与下游河流汇集区

之间的洪积平原。而地区已

发现商周时期其他遗址也大

多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6]，尤

其以500～550米等高线区间较

为集中（图二）。

就 山 前 冲 积 扇 地 貌 而

言，由于山麓地带坡度变化

剧烈，山前洪水对于坡度较

大的扇面区域威胁更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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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逐渐向两侧翼及前端扇缘部分降低，冲积

扇的侧翼边缘地区也就有条件形成汇流。

结合区域等高线分布可知，鸭子河（古

称雁江）恰位于湔江冲积扇侧翼边缘，并且大

体构成了湔江与石亭江冲积扇平原的分界线。

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其流经区域具有一定的

地势条件形成相对稳定的汇水区。此外，鸭子

河上游沿山体北行而折向东南，又正好顺应区

域地理形势便于引排。历史上对该河的利用和

改造也正是基于河流本身相对优越的地理条

件[8]。结合方志舆图的记载，除湔江口分水之

外，鸭子河还以白石、鹿耳、神溪等稳定的山

溪作为水源[9]。其中，鹿耳溪至今仍是鸭子河

的主要引水来源[10]。尽管目前已难以确切知晓

三星堆建城时期的鸭子河面貌，但在地区冲积

扇地貌稳定发育的基础上，鸭子河经过长期以

来的人为引导和干预，不仅上承湔江分水，亦

可沿途汇集山间溪水作为补给，应能作为三星

堆城市发展较为可靠的水源。

与之相比，马牧河位于湔江冲积扇中心

轴线（大致相当于濛阳河）北侧扇面上，河道

稳定性明显不足。从早期航空影像上看，该河

自冲积扇顶点以下，多有分股，亦多合流（图

三）。这与晚期方志文献曾将其与小石、小濛

阳河等汊流视作一体的记述相照应[11]。与此同

时，从唐宋以来地理文献记载区域河流名称来

看，除了鸭子河始终名为“雁江”，马牧河、

濛阳河等其他湔江分支水系称谓十分繁杂，与

这些河道极易变迁的特性息息相关。其中，马

牧河或濛阳河均曾作为湔江口分水的主流，体

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12]。此外，地方志中有关

湔江分流河道数量和分水位置（即鱼嘴）的频

繁变动，亦说明以马牧河为代表的冲积扇扇面

河道并不稳定[13]。

总之，鸭子河拥有更为适宜的水文条件且

便于引导，作为三星堆城址水源更具优越性。

而属于湔江冲积扇扇面分流河道的马牧河缺乏

稳定性，因此不易受控。若以马牧河作为城址

主要水源且引水入城，将存在更大的风险，不

仅可能提高城市水利建设的成本，也会加大对

图二  湔江-石亭江冲积扇区域等高线分布图

（底图数据为90米分辨率SRTM DEM 原始高程数据，来自https://srtm.csi.cgiar.org/download/）

在地区冲积扇地貌结构

的影响下，鸭子河较马

牧河更适合作为三星堆

城址的主要水源。

因 湔 江 冲 积 扇 自

出山口到冲积扇缘坡降

减缓，出山口以下分出

诸多呈放射状的枝状水

系，其河道具有上游笔

直而下游曲流的形态特

点。伴随山麓地带坡度

的变化，加之河流携带

大量冲洪积物不断在山

前堆积，河床也由此被

抬升。在这一背景下，

山前冲积扇的地势通常

以扇面中轴（往往也是

河流自出山口分水的主

支 脉 所 在 ） 一 线 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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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城市社会生活的威胁。

二、水利遗迹辨析

三星堆城址建在鸭子河南岸西北—东南向

倾斜且绵延的河间台地上。聚落早晚亦自西北

向东南扩展。西北部月亮湾一带最早筑城（即

月亮湾小城）；随后扩建了东、南城墙，最终

确立了包括仓包包等小城在内“一大多小”的

城市布局形态[14]。其中，城墙与壕沟是目前已

知城址最为突出的水利设施。除此以外，历年

考古工作还发现有大量的水道遗迹，也应与城

市水利有关。

1.城墙与壕沟（含城墙内侧壕沟与积水区）

三星堆城址早晚各段城墙主要为层层堆筑

而成，部分段落还可划分出明显的堆筑单元，

其间或有夯打[15]，墙体大多宽厚且坡度缓和。

城墙不同部位的堆筑层次中常有卵石出土，可

能是掏挖壕沟后进行堆土所致。同时，城墙与

外侧壕沟紧邻，并且存在自沟底沿壕沟内壁向

上垒筑的现象[16]（图四）。由于当地汛期之时

河流易发生改道、水动力强且具有较强烈的下

切与侧蚀作用[17]，采用上述特殊的城墙修筑方

式，应有利于加固壕沟，巩固城墙墙体，并减

轻水流对台地边缘的冲刷与侵蚀。

与此同时，已揭示的城墙外侧壕沟堆积

多存在冲淤沙土层反复堆积的现象。其中，月

亮湾城壕常见有淤积沙层，并包含大量卵石[18]

（图四）。三星堆城壕也存在以自然沉积为主

的沙石层[19]。处于西城壕与月亮湾小城南城壕

交汇处的“西水门”包含较纯净的淤泥层以及

黄沙、粗沙层和砾石层等河相沉积[20]，与之相

通的西城壕堆积亦多含沙、淤泥[21]。这些冲淤

沙石堆积均带有明显的流水冲淤特征，在一定

程度上暗示了城壕以及与之相通的地区自然河

图三  Corona卫星影像中湔江分流与三星堆位置关系图

（底图数据来自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已经笔者配准）

图四  三星堆城址月亮湾城壕剖面图

（改绘自《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1999年度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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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城墙内侧或还存在内壕以及相关积水

洼地（或因取土所致），便于蓄水以及汛期时

加快排泄。这在月亮湾小城以及三星堆城墙一

带表现尤为突出。

月亮湾小城的西、北城墙内侧均发现有水

冲淤而成的堆积。小城北城墙（青关山城墙）

内侧分布有“大凹沟”[22]，其南部即是大型建

筑基址（青关山F1）所在（图五）。结合发掘

者对其形成与废弃的时间判断，“大凹沟”的

确立可能与青关山城墙和大型建筑兴建取土有

关，其堆积多为水平状细沙、粉砂层，包含较

多卵石[23]，显示出经常性的流水冲积作用。同

时，月亮湾小城西城墙（戴家梁城墙北段）内

侧地势向东逐渐低洼，且包含有明显与水流沉

积有关的沙层与淤土层[24]（图五，1）。上述这

些发现均暗示了月亮湾小城内城壕以及城内积

水域的存在。

类似的现象在三星堆城墙内侧亦有发现。

考古工作者早年曾在三星堆城墙内侧发现有与

墙体平行的沟槽（图五，2），并且整个发掘

地点的文化堆积均朝城墙所在方向倾斜，靠近

城墙的探方地层堆积中还见有纯净的“间歇

层”[25]，暗示三星堆城墙内侧应有较大规模的

壕沟。而“间歇层”的存在则代表了较强的水

动力过程，或与洪水事件的发生有关。除此以

外，部分城墙内侧虽无大型壕沟（如三星堆东

城墙），但也存在开挖沟槽以便于排除积水的

现象（图五，3；图六）[26]。

综上，基于区域的特定水文条件，三星

堆城址在河间台地上顺势修筑宽厚的城墙以及

广阔的外壕用以防洪、分流（洪）和排涝。采

用自壕沟底部开始垒筑城墙的建筑方式，将

壕沟、城墙及其所在台地紧密结合成一体，

有利于减免因洪流冲击而导致的塌方以及对

台地的侵蚀。由于洪水来袭的方向集中于城西

（北），古蜀先民在这一区域最早修筑城垣与壕

沟（形成月亮湾小城）来抵抗洪水冲击并加强水

流引导，利用内壕或城墙内侧的积水洼地便于汛

期快速排水的同时，或还发挥一定的调蓄作用。

2.其他水道遗迹

三星堆城址其他水道遗迹大多为考古钻探

得知[27]，虽然还需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但

也提供了有关三星堆城市水利的重要线索。已

发现的水道遗迹主要集中于城址西北部以及东

图五  三星堆城址内壕相关发掘地点的分布

（底图测绘数据来自三星堆考古工作站）

图六  三星堆东城墙内侧排水沟分布图

（改绘《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东城墙2016年度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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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应 具 有 较 强 的 水 动

力。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地 区 河 流 流 向 与 三 星

堆 城 址 的 位 置 关 系 表

明 ， 来 自 城 西 （ 北 ）

的 洪 流 对 城 址 威 胁 较

大 ， 城 址 西 北 部 首 当

其 冲 。 这 一 区 域 营 建

城 垣 最 早 ， 应 与 防 御

西 郊 洪 水 有 关 ， 或 起

到 了 拦 防 以 及 引 排 分

洪 的 功 效 。 在 此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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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带，平面形态均以曲流为主，应是基于自

然河流形成的，或经过了人为贯通和引导。

城址外围西北部拥有众多且复杂的曲流，

包含了不同时期受人为干预形成的堰河等水

系，其中一支规模较大的水系至今仍在地表

上可辨有因其侵蚀形成的曲折洼地。从其走

向看，该水道应属于鸭子河汊流，大体从鸭

子河、马牧河交汇南端的金谷（古）堆附近[28]

（图七，1），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曲行至戴家梁

城墙（西城墙，亦即月亮湾小城西墙）南段，

进入城内汇入马牧河。值得注意的是，仁胜墓

地邻近水道转弯处，似乎暗示了这一水系很早

就已存在，或是三星堆城址早晚不同阶段的重

要水源。

城址东部也存在一条大型水道以及与之相

连的分支水道遗迹。其中，主干水道蜿蜒向北

可与月亮湾、仓包包小城城壕相通，向东则穿

过东水门直接与城外河流相连（图七，6），在

早期航空影像中仍可大体辨析其痕迹。考古钻

探资料显示，该水道内部堆积除包含少量红烧

土、陶片以外，主要以黏土、淤积土层为主，

沙石堆积较为少见且主要集中于水道西北段，

靠近月亮湾及仓包包小城城壕。这与三星堆城

址西北部各水道沟槽多见淤沙及卵石堆积的状

况有所不同。由此可见，该水道应是从城西北

部的鸭子河水系分流而来，其水流方向应自北

向南再转向东，与之相通的月亮湾、仓包包城

壕则具有一定的分水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城址北侧的西泉坎

台地自建城之初就一直作为稳定的居住区（或

有手工业作坊）[29]，应属于城区范畴（图七，

4）。因此三星堆城址北界应伸入现今鸭子河，

当时鸭子河干流的位置应更为靠北。该台地四

周均存在强烈的流水冲蚀现象，则是因后世鸭

子河南袭并长期遭受水流冲刷所致。其与月亮

湾、仓包包小城之间保留有较宽的河槽，实则

应为小城北侧壕沟的孑遗。

此外，在三星堆城址南郊还存在其他马牧

河汊流（图七，7、8），大体呈西（北）—东

（南）向分布。有学者指出三星堆城址一带的

马牧河早晚存在自南向北摆动的倾向[30]，因此

不排除位于三星堆城址南侧的马牧河汊道可能

与早期马牧河干流有关。这些河道与三星堆城

址南城墙大致平行的位置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

暗示，现今自城址西南角切入城内的马牧河很

可能是晚期河流改道所致。

图七  三星堆城址及其周边主要水道遗迹分布图

（DEM底图测绘数据来自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城址早期影像为U-2飞机航拍影像，已经笔者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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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水网考察

地区河流的摆动造成了三星堆城址所在

台地遭受了严重侵蚀，也导致城址本身遭到了

巨大的破坏，尤其马牧河在城内形成了巨大的

“几”字形河曲，将城址大部分区域冲蚀殆

尽。然而结合前文有关城市水利遗迹的分析，

我们仍可在理解城址早晚水道空间关系及其形

成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三星堆城市水

网，并对其基本格局进行推测。

1.早晚水道的位置关系

三星堆城址的水道遗迹多与晚期各类水系

存在“古今重叠”的现象。其中，西泉坎台地

周边存在的早期水道，恰构成了晚期鸭子河南

侵的泛道，进一步加剧了对台地本体的侵蚀。

横贯城区的马牧河与已发现的早期水道遗迹亦

多有重合：其侵入城区的顶点恰是三星堆城址

西、南两大城壕的交汇点，且与西城壕以及穿

越西水门的水道位置均存在重叠现象。

此外，晚近时期在三星堆城址所在区域形

成的一些灌渠、堰河也存在与早期水道重合的情

时期应该并无大河穿城。城北侧鸭子河干流和城

区之间应有一定距离。马牧河应位于城外南郊并

未引入城内。自城西（北）郊发源的一些小型水

系（属于鸭子河的支脉、汊流等）或自然顺流或

通过人为引导进入城中，奠定了城市水网格局的

基础。伴随城市的扩建，三星堆城市水网也大体

经历了自西向东逐渐扩展的过程。

在月亮湾小城建立之前，宝墩文化时期的

聚落可能已经开始管理台地周边的水系。自西北

向东南绕过仁胜墓地的水系应是这一阶段聚落的

重要水源。月亮湾小城确立阶段仍主要利用城

址所在台地周边的小型河流（以鸭子河支流为

主），通过开挖壕沟以及堆筑城墙，在连通、引

导周边水系的同时，也发挥了分流或分洪的功

效。伴随月亮湾小城的出现，当时人可能改造了

城址西郊宝墩时期的水系，以便于向城壕引水

（图八，2）。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地区西北

向东南倾斜的整体地势条件以及河流流向，这一

时期也有可能从月亮湾小城北侧水系自西北向东

南引水入壕（图八，1），而这也将为三星堆大

城阶段城东水网的构筑奠定基础。

图八  月亮湾小城阶段城市水网格局示意图

（底图测绘数据来自三星堆考古工作站）

N

2.5km0
1、2. 城址引水可能性推断

3、4. 或与早期马牧河有关

况。以鸭子河南侧的倒流堰（相当于现今二

号支渠）为代表[31]（图七，2）。这一后世

确立的水利工程自三星堆城址西水门一带北

折，横穿月亮湾小城，自西向东与仓包包小

城南城壕位置重合，并通往东城壕。而一些

晚期水利工程经行地区（如三星堆城址西郊

大堰和东郊狮堰等），也是商周时期遗存分

布区[32]。这些晚期水利有可能包含了区域内

早期水利遗迹的相关信息。

综上，尽管三星堆时期的区域水系面

貌已与后世相去甚远，但早晚水道空间分

布的密切相关性表明，城址范围的晚期水

利设施仍会以利用、改造地区早期水道或

其部分段落为基础，而早期水道形成的沟

槽洼地恰好提供了晚期河流改道并袭夺其

他水系的地形条件。

2.城市水网的早晚变迁

结合前文论述可以推断，三星堆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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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早晚均是水流汇集的区域，应该另设有

水门或者其他出水口。其次，若西泉坎台地属

于城区范畴，其周邻水道与大城东城墙向北延

长线的交汇处也应存在水门。再者，由于三星

堆城市水网的建设以开挖城壕贯通自然河道为

基础，在水道经行的不同地段或者汇水区域，

还有可能配套设有用以节制水流的控水、配水

设施。另外，由于青关山高等级建筑区所在的

月亮湾小城始终是三星堆城址的核心，对青关

山台地周边水域的利用或还具有特殊的功能需

求，包括池苑景观的建设以及划分城市功能空

间、强调社会等级差异等。

四、结语

总的来看，三星堆城市建设反映出与地区

水系紧密的互动关系。其城市选址与营建离不

开古蜀先民对区域冲积扇地貌与水文特征的深

刻理解。区域水系经过人为引导，也参与了三

星堆早晚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是其城市规划

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湔江冲积扇前缘的冲

积平原提供了营城建都所需较为稳定的水土条

另外，在月亮湾小城内部，青关山城墙南

侧“大凹沟”构成的内壕以及西城墙内侧的积水

区（亦可能构成内壕），不仅加强了城内的蓄水

和输排水能力，还为构筑城市景观（如池苑等）

提供了便利。二者环绕在青关山台地的外围，或

还发挥了防护、界隔功能，并且凸显了青关山高

等级建筑分布区在城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城区规模扩大，上述月亮湾小城阶段

形成的水网得以继续沿用，但早期城市水网较

难满足新建城区居民的用水需求。扩建的城市

水网主要集中于城址东北和西南两个区域。城

址东北区域的水网建设，主要是利用并扩建月

亮湾小城北侧已经确立的水道（即青关山—真

武宫城墙外壕）。其向东进一步延伸，连通月

亮湾、仓包包小城的东、西城壕，并分出一支

向南，横穿大城东部，经由东水门与城外水系

相连，作为东城区主要的引输水干道。与此同

时，大城西南部的水网建设应是在早期或已经

治理的西郊水系基础上进行分水，贯通了三星

堆城壕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围城空间。该水道

穿越大城西墙的位置也应该存在一座水门，其

向东应与月亮湾小城阶段已确立的月亮湾南城

图九  三星堆大城阶段城市水网格局示意图

（底图测绘数据来自三星堆考古工作站）

壕水系相汇（图九）。

综上所述，在三星堆城市建设的不同

阶段，其城市水网均主要利用了城西北一

带从鸭子河分流形成的小型河道。在开挖

城壕的基础上实现多段水道的连通，并可

能将城墙内壕以及城内其他沟渠、积水区

等连接在一起，形成内外贯通、主次分明

的城市水网。这些不同的水利设施在保障

城市水资源供给均衡的基础上，也便于防

洪排涝。由于城址内外河道纵横交织，城

内交通与对外联系均应以水路为主，城市

水网就是三星堆城址重要的交通通道[33]。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城址西北郊区

作为城市引水的重要源地，亦是管控鸭子

河及其分支水系的关键区域，很可能存在

其他堰塞分水（分洪）的水利工程，以保

障城市水网的正常运行。与之相应，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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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立都于广川之上”的

选址理念[34]。冲积扇特殊的地貌结构决定了流

经城址北部的鸭子河能够提供相对充足且稳定

的水源保障。而三星堆城市水资源利用也大多

以鸭子河分出的支脉或汊流为主导。在此基础

上，开挖壕沟并垒筑城墙，构筑内外连通的水

道系统，是三星堆城址实现区域水资源管理的

基本模式，以满足城市防洪、分水（分洪）引

排、交通等基本用水需求。

基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材料，在三星堆城

市布局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城址的方位朝向、

边界形态以及城区划分等，均是在顺应城址所

在台地自然地势及河流分布的前提下，通过引

导地区水系来确立的，除此以外，很少有明确

大型水工建筑遗存的发现。这似乎表明三星堆

城址对地区水资源的管控，并未突出强调对地

区水系的强力干预。由此可见，作为三星堆城

市规划与营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网的建

设以充分把握当地水文特征为前提，并遵循了

因势利导的水利原则。

三星堆作为成都平原古蜀国都城文明的典

型代表，通过合理选址、因地制宜构筑城市水

网，实现了区域水资源的管控与合理利用。其

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已经包含有较为深刻的水利

观念，应来自于长期人地关系互动中不断积累

区域水文知识的有效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或还

对后世以都江堰为代表区域水利工程的出现具

有深远影响。

附记：论文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刘建国、王辉先生的指导，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邓皓凡、李慧清女士的协助。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学院陈筱女士及其研究团队提供了有关

三星堆水系考古钻探的新线索。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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